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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首长：
我决心参加八路军为抗日而贡献自己的生

命！
孙树香
1940年7月

一封仅19个字的血书，把人们带回烽火连
天的抗日战争年代。

寻 夫
1939年4月1日，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

纵队第五支队（永兴支队）支队部、直属骑兵
连、特务队和五团一营、三营，与2000多名日
本鬼子在陵县大宗家、前后侯家、赵玉枝、阎
富楼村一带激战一天，然后突围转移。

那天清晨，赵玉枝村的孙树香带着十四五
岁的女儿赵纫华和六岁的儿子赵明华，同乡亲
们在八路军掩护下藏进村北大宗旱河旁的树林
里。傍晚枪声停了，乡亲们谁也不敢贸然回
村。孙树香瞅着村子的方向嘴里喃喃地念叨：
“他到底怎样了？如果他……或照着他认定的
路走下去，我就和他一样……”她丈夫赵振
德，此前三天加入了共产党和八路军，也参加
了这场战斗。

天一放亮，孙树香和乡亲们急急地往家
跑。大街小巷一片狼藉，断壁残垣弹痕累累。
娘仨赶到家门口呆住了，这是自己的家吗？10
间房子化为灰烬，烧塌的墙内还冒着缕缕白
烟，大小畜禽一头（只）不剩，所有家具荡然
无存。纫华泣不成声，孙树香擦去女儿脸上的
泪水，镇静地说：“哭有什么用，只要‘老八
路’在，你爹在，我们就不怕。走，咱们找你
爹去！”她嘴上这样说，心里却对赵振德的生
死忍不住往不好的方面想：振德也许……据后
来史料记载，这一仗打得太残酷了，八路军指
战员牺牲300多人，鬼子死500多人，战马100多
匹。

孙树香顾不上跟婆母说，娘仨就向前一天
战斗激烈的村西南走去。邵家坟地的麦田里，
只见一个个烈士光着膀子，血肉模糊地卧在血
窝里。每个烈士身边淌着一摊摊、一洼洼血，
散落着一把把沾满血污、变形的刺刀或大刀，
还有打断的枪托。烈士们有的瞪着眼、咬着
牙，有的死咬着鬼子的耳朵或手指头，其中一
个孩子模样的烈士，手里攥着满是血迹的砖
头。坟穴中还有几具钻头不顾腚的鬼子尸体。

这里没看到赵振德的尸首，娘仨继续往
战斗最惨烈的大宗家找。走进村子，看到不
少邻村小魏家、邓家村的乡亲赶来帮助收殓
烈士。大地主宗子敬的“保险院”还有余
火，一群青年正在扑救。前一天，被困在村
里的八路军眼看弹药断绝时，宗子敬献出十
几箱枪支弹药，使八路军成功突围。街巷里
到处是鬼子的军装、钢盔和战靴。村东头围
墙的一个缺口处，叠压着一片尸体，乡亲们
从烈士身躯下扒出来一二十个死鬼子，横七
竖八地倒在一个积肥坑里。领着孙树香找人
的老汉指着死鬼子说：“他们放着好好的日
本老家不住，跑到我们这里烧杀、掠夺。看
吧，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大宗家也没有赵振德的尸首。老汉低声对
孙树香说：“找不到振德，他可能就幸免了这
场灾难。”娘仨又返回赵玉枝村北的“回龙
寺”附近寻找，仍然没找到。

残阳如血，冷风飕飕。孙树香头发散乱，
脸色灰黄，两眼充血，一双小脚（裹脚）驮着
疲惫的身子挪动着。小明华拉着母亲的衣角苦
苦地哀求：“回家，回家。”孙树香咬着牙一
言不发。她思考了一阵，下决心似的说：“死
不见尸，活要见人。走，找部队去！”说着牵
起女儿、儿子的手，蹒跚着又向北走。

天墨黑，风嘶鸣，娘仨跋涉在旷野小路
上。明华哭咧咧地问：“娘，咱上哪里找队
伍、找俺爹去呀？”孙树香说：“孩子，部队
是向北突围的，一直往北走就能找到队伍，找
到你爹。”黎明时分，娘仨走到滋镇的皈一殿
（道会门活动场所）的一座庙前，孙树香的两
只小脚再也走不动了，一瘸一拐地走进庙里，
娘仨大着胆儿和“关爷、周仓……”住在一
起。

一连几天，孙树香一边乞讨一边打听八路
军的消息。这天晚上，娘仨正在殿里围着火堆
啃食要来的干粮，一个人慢慢推开殿门。孙树
香慌忙把女儿推到背后，把明华护在怀里，顺

手拿起要饭棍子准备一搏。
“你们别怕，看我是谁？”来人说着划了

一根火柴。
孙树香惊呼一声：“怎么，表叔，是你，

你不是也参加了……”
“我是来接你们的，快快跟我走。”来人

腰插短枪，30多岁，笑着并急促地说。
孙树香揣着一颗忐忑的心跟着表叔来到

“小莫斯科”三洄河村，住进堡垒户魏大娘
家。表叔向魏大娘和她交代了几句，出门消失
在夜色里。

孙树香从表叔口中得知赵振德在部队安
好，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放下来。一个月后的一
天晚上，表叔和“神枪姑娘”邱桂领着部队陈
主任来到魏大娘家，他拉着孙树香的手说：
“赵大嫂，让你受惊了，今天我向你报喜来
了。”

“陈主任，你看我这个样子，哪有什么喜
可报？”孙树香上下看看自己，又理理头发
说。

“有喜。一喜是前些天在你村一带发生战
斗前，振德给部队捐了1万多发子弹和上百颗手
榴弹，振德立功了。一喜是那次战斗中他献计
在你们村北树林埋伏，打死了小鬼子的安田大
佐，他立大功了，这是多大的喜事呀！”听
罢，孙树香脸上荡起笑容。

陈主任转身对魏大娘说：“大娘，你辛苦
了。今天顺便捎来一口袋吃的。他们一家最近
几个月还得住在你这儿，有什么困难向咱们的
村干部说。”魏大娘坚决地说：“她娘几个在
我这儿，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得保护他
们！”

陈主任他们连夜走了。孙树香严肃地对纫
华、明华说：“今晚陈主任来的事和他说的话,
对谁都不能说。”说着，她从发髻上抽下一根
做针线活用的针说：“你俩听话，不听话别怪
我用针缝你们的嘴！”

巾帼婆媳
孙树香一心牵三头，一头挂着赵振德，一

头挂着婆母，一头挂着身边的两个孩子。
端午节那天，魏大娘要饭回来告诉孙树

香，见到了她婆婆，婆婆叮嘱她千万别回家，
敌人天天在家门口转悠伺机抓他们。不久，魏
大娘又获得一个消息，部队派赵振德回到县里
二区工作（此后任区长）。腊月二十三小年那
天，婆婆扮作乞丐偷偷来到魏大娘家，对孙树
香说：“振德把鬼子汉奸打得很厉害，人家叫
他‘武疯子’，到处抓他抓你们，凡是咱家的
亲戚都搜遍了。近些日子没来咱家搜，敌人是
故意留个豁口，诱你们往里钻，我怕你年节犟
着回家，才来再嘱托嘱托。”

孙树香说：“娘，我们在魏大娘家藏了半
年多，给大娘添了大风险。天长日久难以不走
漏风声，我们得走。”

魏大娘见她态度坚决，说：“我去找他
们，听听政府是啥意见。”送走婆婆，魏大娘
接着出门了。

第二天晚上，一辆马车把孙树香娘仨拉到
赵马拉村的回宝仁（回民、区队队员）家，宝
仁对外说是请来的回民老师。他告诉孙树香：
“嫂子，您丈夫，我的‘疯’哥，自从去年夏
天调回二区开辟工作，他装疯卖傻，文武兼施
地又立了大功。在神头镇一带盛传着‘疯子不
疯游说祝贞’‘疯子真疯手刃敌兵’的事儿，
他闹得风声很大，怕敌人狗急了跳墙，你娘儿
几个千万当心。”

几场热风，几天曝晒，1940年的芒种到
了。孙树香记挂着婆母和地里的麦子，不顾劝
阻要回家收麦。“麦熟一晌呀。豁上试试看狗
娘养的能把我怎么样！”

娘仨摸黑进了家，婆母惊异地问：“你们
怎么回来了？”

“不是麦子都熟了吗？”
“命都顾不上了，还顾麦子？咱家门前每

天都有不三不四的人逛荡，若叫他们知道了那
怎么办？”婆婆惊恐地擦擦脸上的汗说。

“他们是对着振德来的，能把咱娘们孩子
怎么样？”孙树香倔犟地说。

“怎么样？他们捉不着马蜂捏蛹子呀！”
“他们捏就捏吧，叫大蜂狠蜇他就不捏

了。”孙树香说。
“不行，我得先把孩子藏起来。”婆婆说

着把纫华、明华藏进房框子里的一个囤里。
不大一会儿，外面传来狗叫和汽车声，随

后门被踢开，婆媳俩被敌人押上汽车拉走了。
敌人对婆媳俩先来软的，好吃好喝好招

待。第三天把她俩“请”到县衙，伪县长冯玉
林摆上水果点心，低头哈腰地拉关系说：“我
和振德是同学，请你们来是想问几件事，你是
振德的母亲，你定知道，说了对振德和你们都
好。”冯玉林想从老人嘴里打开缺口。

“你说的什么？我听不见，大声点！”婆
婆高声说。

孙树香明白婆母的意思，站起来说：“俺
娘又聋又瞎，她什么也不知道，你要问就问我
吧，只要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好，还是嫂子明白、痛快。那么，振德
在打仗的头几天，献给老八路多少子弹武
器？”

“我是妇道人家，他献多少我哪里知
道。”

冯玉林突然声色俱厉地说：“那么他参加
八路，指挥战斗杀我们皇军你可知道？”

“鬼子的枪炮一响我们都逃命去了，我怎
么知道他杀鬼子。”

冯玉林把筷子往桌上一摔，放小声说：
“不能称鬼子，应叫‘皇军’。”

“他们把我的家都烧光、抢光了，不叫他
鬼子叫什么？你们比鬼子还鬼子！”

“好，咱们不说这个，说正经的，振德犯
的这些罪是该杀头的。我知道他是孝子，你是
他的贤妻，你们写封信让他来投靠皇军，为皇
军做事，以前犯的罪不但不追究，我跟皇军说
说，会让他当大官。”冯玉林说着拿出笔墨纸
张摆在孙树香面前说：“嫂子，我听振德说你
能文会写。”

孙树香把笔砚一把推落地上说：“你说的
不是中国话，我听不懂！”站起来就走。冯玉
林吼道：“不吃敬酒吃罚酒，来人，把她押到
狱里去！”孙树香见敌人露出真面目，脸上现
出胜利的笑容。

敌人把婆媳俩分别关押，给上了脚镣。婆
婆“又聋又瞎”，敌人把突破口对准了孙树
香，隔三差五地审讯她，对她使用多种酷刑。
十个指甲被扎得鲜血直流，小脚肿得像萝卜，
浑身布满鞭抽棍打的道道血痕，多处伤口溃烂
化脓。孙树香瞪着敌人怒吼：“你们扎吧，打
吧，我就是不会写！打死我也是不知道！”

每次受刑回来，同牢的一位女青年就给孙
树香擦拭伤口，省下自己的饭，一匀一勺地喂
她，敬佩地对她说：“孙大嫂，你在鬼子汉奸
面前表现得比英雄好汉还英雄好汉！”女青年
受刑昏过去被人抬回来醒后说：“我这次又像
你那样，任他们怎么收拾我都说不知道。”

孙树香见敌人一直不放她们，就用豁命的
方式——— 绝食对付他们。婆媳俩一绝食，敌人
下了软蛋，他们让杜翻译带着馍馍炒菜诱惑
说：“咱们的是老乡，吃吧，我保你平安无
事。”

绝食当天放风的时候，一个叫王瞎子的人
暗中递给孙树香一个纸球。她回到牢房展开纸
球：“‘疯子’（指赵振德）最近活动得很厉
害，怕鬼子汉奸变换花招，来威胁他。”孙树
香看后加了小心。这天，一个看守打开牢门
说：“上面有令，放你婆媳回家。”女青年凑
到孙树香耳边说：“放你们是要把你全家一网
打尽做人质，威胁你丈夫，你出去后千万小
心。”孙树香默默点点头。看守给孙树香开脚
镣时悄悄递给她一个纸球。走出监狱大门，孙
树香打开纸条，上面写着：“放你们是让你们
做诱饵，你和孩子都要提高警惕。”婆媳俩分
开走，婆母回了家，孙树香装作要饭的，夜晚
绕道奔向娘家。

避 难
纫华、明华藏在囤里躲过一劫。天明时

分，院子里传来脚步声，只听有人说：“莫非
两个孩子也给抓去了？”“难说呢。”姐弟俩
听出是三婶子和院中赵仁德叔的声音，立马回
答说：“我俩在房框子的囤里呢。”

三婶和仁德叔赶紧翻倒囤，姐弟俩从囤里
爬出来，他们快步走进三婶住的东院东屋里。
仁德叔对三婶说：“他奶奶和他娘都被逮走
了，只好先在你家躲躲再说。”又对姐弟俩
说：“大妮（纫华）大男（明华）听婶子的
话，我听听消息再说。”仁德叔说完急匆匆走
了。

三婶的儿子二男睡梦中听见明华的说话

声，一骨碌坐了起来。三婶嘱咐说：“你俩在
屋里玩，哪里也不能去，我到外边看看动
静。”

片刻，三婶匆匆回来了，边收拾衣服边
说：“咱们连这里也不能住了，快跟我走。”
他们翻墙跑到南邻赵洪喜大爷的两间小西屋
里。当天晚上明华发起高烧，第二天烧得昏迷
不醒。下午，二男也突然发高烧。纫华见明华
好像出天花，对三婶说：“婶子，天花传染，
快让二男躲躲吧。”三婶咳声说：“没处躲
了，谁家的孩子不生天花，传就传吧。”

第四天清晨，二男生天花发高烧死了，三
婶哭肿了眼睛，不吃不喝。傍晚，三婶用被子
把明华裹得严严实实，由仁德叔赶车把他们送
到前许村三婶的娘家。娘家闻听守寡的女儿的
娇儿病死了，全家人哭声一片。退烧清醒过来
的明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儿，打着自己的头大
哭：“二男我对不起你，是我传上的你呀。”
哭着挣扎起来想给婶娘磕头。三婶擦着泪焦急
地说：“好孩子你病还没好，你再有好歹，咱
家可咋办哪！好孩子，婶子不埋怨你，我不哭
了，你也别哭了，啊。”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马蹄声，当八路军的
世叔刘洪章走进屋，他对三婶说：“敌人到处
抓振德，怕连累你们，吴匡五县长派我把你们
再转移到三洄河魏大娘家。”天亮前，仁德叔
把他仨送到魏大娘家。几天后，三婶见明华病
愈，返回娘家。过了半月，傍晚，刘洪章和一
个战士来了，对魏大娘说：“鬼子汉奸要搜捕
他们做人质，威胁孩子他爹，吴县长让我今晚
带他们再转移。”

“既然是吴县长让你刘队长来领，就依你
们。”魏大娘说着就去给姐弟俩收拾东西。

刘洪章和那个战士把姐弟俩抱上马，迅速
离开村子，当夜送到官道孙村姐弟俩的姥娘家
门口，刘洪章拿出一封信让纫华交给姥爷，策
马走了。姥爷孙德普看完信，把信烧了说：
“你们住在这儿我不怕，怕的就是你们不听
话。”二人齐声回答：“一定听姥爷姥娘的
话。”姥爷又郑重地说：“你俩以后吃、住、
活动都不能出院。”

一天晚上，狗叫，门响，姥爷接待了一个
外人。姥娘让姐弟俩赶紧钻被窝装睡觉。过了
一会儿，门又响。姥爷回到屋里悄悄地对姥娘
说：“听说他奶奶和咱那姑娘被鬼子汉奸折磨
得很 厉 害 ， 还 逼着他们 写什么 ， 不 写 就
打……”姥爷姥娘说着抽泣呜咽起来。停一会
儿姥爷又说：“还让咱们想法把他俩转移到一
个安全的地方，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可叫咱怎
么办、怎么办呢？”

姐弟俩听了放声大哭。姥爷非常惊恐地
说：“好孩子别哭，我和你姥娘总会有办法
的。”又命令似的对姥娘说：“快掩好窗子，
在他们头上再蒙上床被。”片刻，姥爷说：
“要不就明天我和他们搬到咱那个小院里。”
“不，你们还是今夜搬吧。”姥娘说。

月光下，姐弟俩和姥爷搬到村外一处大
坟地里，那里有姥爷为避难修建的一所小
院。坟地全是遮天盖地的松树、望而生畏的
坟墓，白天常有人来上坟悲哭令人伤心，乌
鸦“哇哇”聒噪烦人，夜里猫头鹰“谷呼
呼”叫声瘆人，獾狐“啊啊”“嗷嗷”嘶叫
吓人，姐弟俩觉得好似活在阴间、地狱里。
姥爷看出他们整天闷闷不乐，便当起他俩的
“私塾先生”，戴着老花镜教《三字经》
《千字文》。那天，姥娘来和姥爷商量给抗
日政府捐钱献粮的事儿，姥爷说：“这是好
事，拿多拿少都由你和老大（儿子）定，但
一定保密。”由此，纫华夸他是思想开明的
老人，从此姥爷又给姐弟俩增添了爱国诗
词。他凭记忆把屈原的《国殇》、岳飞的
《满江红》、陆游的《示儿》等诗词写在纸
上，一字一句地给他们讲解。这期间，姥爷
还同意大舅孙淑芳救助八路军伤员，并出谋
划策将伤员藏进棺材底下躲避鬼子搜捕。

一天清晨，在济南读书的二舅孙淑芬和赵
振德走进来，姐弟俩抱住面带伤痕、消瘦不堪
的父亲想哭不敢放声，捂着嘴呜呜咽咽。姥爷
在一旁潸然泪下。赵振德支开姐弟俩，和岳父
交谈让淑芬参加抗日工作的事儿。翁婿二人各
讲其理，岳父最终私情让大义，同意淑芬治好
病后参加抗日。

临行，赵振德对岳父说：“俩孩子还得让
你操心，俺娘和大男他娘的事您老人家放心
吧，她们定会平安回来的，您也要保重啊！”

赵振德亲了亲姐弟俩的脸，嘱咐说：“听姥爷
姥娘的话，大妮好好照顾弟弟。”说着顺手从
怀里拽出一件灰不灰白不白的褂子，递给女儿
说：“你替我洗洗补补，不久我来接你们时再
穿，你俩好好等着吧。”说完，赵振德和淑芬
飞马而去。

姐弟俩没有想到，这次与父亲见面竟成永
诀！

血书明志
赵振德壮烈牺牲了！
1940年7月1日，赵振德区长带领几名战士

在郑家寨镇谷马村开展工作，突然被日伪军包
围，他身负重伤。鬼子官竖着大拇指说：
“‘武疯子’，皇军了解你的，了不起的！你
投降皇军，给你大官的当！”赵振德鼓一鼓
嘴，“噗”地喷他满脸血唾沫。

鬼子的铡刀压住赵振德的脖子，他高声吟
诵：“铡头不要紧，为了主义真，消灭日本
鬼，还有后来人！”

孙树香和婆母被捕，家里为赎人卖了30多
亩地。赎回赵振德的人头，家里又卖了36亩
地。

孙树香得知消息是在10天后。那天，院中
的赵九德把娘仨接回家，孙树香一见振德的遗
体就疼昏过去，醒来后泣不成声地对孩子说：
“现在可以给你们的老子盖棺定论了：他‘生
为人杰，死为鬼雄’，不愧是一个忠诚的共产
党员、八路军战士，我们都要学他。”

晚上，抗日县政府为赵振德开追悼会，会
场设在一间教室里，黑板上首写：“追悼赵振
德同志大会”，其下写：“首身离兮心不移，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
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屋里坐满了人，
吴匡五县长致悼词。追悼会结束，婆婆对孙树
香说：“你洪章叔派人送我，家里的事情有我
了，你们要听洪章他们的话。”

孙树香刚回到宝仁家里，突然听到村外不
远的地方枪声大作，不一会儿听到有人跑动声
和哭声、呻吟声。她预感到什么，站起身向村
外响枪的方向跑去。婆母回家路上遭敌人枪杀
了，赵振德的亲侄子赵光华右肩负伤。孙树香
扑到婆母身上呼喊：“娘！娘！”纫华跪在奶
奶头前哭泣，明华在光华哥身旁嚎啕。孙树香
咬着牙，闭着嘴，噙着泪花给婆母擦去伤口鲜
血，整理散发，轻轻合上尚未暝目的眼睛。她
用力抱起婆母：“娘啊，咱回家吧！”

刘洪章带着战士一溜小跑把婆婆抬到一座
清真寺停下，吴县长走过来对孙树香说：“大
嫂，形势紧急，请原谅。大娘的后事由政府负
责，你们赶快跟咱们的人转移。”

天明前来到陵县东部魏家寨一座教堂，一
位牧师给光华包扎了伤口。孙树香从明华的上
衣扯下一块布，狠狠咬破自己的中指，把布摊
在桌上，鲜血做墨书写了本文开头记述的那封
血书。

之后，他们换上天主教服，光华躺在车
上，扮作教徒去天津看病，由给光华包扎的牧
师陪着来到乐陵县朱寨子村八路军后方医院。
戴眼镜、穿白袍、40多岁的王院长把他们迎进
屋。孙树香把血书交给王院长，王院长看了惊
喜地说：“没想到老孙同志你参加革命的决心
竟然这么大，真叫人可敬可佩呀！你会识文写
字，像咱这么大年纪的人真少见呢。”从此，
孙树香在后方医院当护士兼保管员，姐弟俩上
了医院的一所以席棚为教室的子弟小学，课余
肩负站岗查路条，光华伤愈保送到乐陵某地中
学读书。

十一二月间，驻盐山、乐陵、庆云、德平
等地的鬼子要大“扫荡”，医院转移前的那天
早晨，一副担架将“神枪姑娘”邱桂抬进医
院。护送人员说：“邱桂今夜在铁营洼遭遇敌
人，她单枪打死了几个鬼子，腿部受伤，因伤
势过重，从县卫生科连夜转到这里。”邱桂失
血过多，需在两小时内给予输血。医院没有存
血，王院长向兄弟医院求援，电话要不通，即
便接通了时间也来不及。王院长集合医院青壮
年献血，血型都对不上，王院长等人急得团团
转。这时孙树香闻讯赶来，她捋起袖子说：
“我是O型血，抽我的，我和邱桂姑娘早就熟
悉。”

去年孙树香娘仨在魏大娘家避难，一天晚
上，魏大娘领来一个头罩毛巾身穿破衣烂衫的
姑娘。魏大娘说：“她是我的外甥女，叫邱
桂，原先跟她父亲在东北生活，想她娘回来
了，在咱家住些日子。”然后让邱桂管孙树香
叫婶子，管姐弟俩叫弟弟妹妹。第二天，邱桂
挎着一个破篮子跟魏大娘出外要饭了。不几
天，各处传说县里出了个百发百中的“神枪姑
娘”，敌人闻风丧胆。

邱桂每天夜晚回来时风尘仆仆，一身泥
垢，有时身上还带着血痕，但总是笑吟吟的。
孙树香心里猜到了八九分，对她情不自禁地肃
然起敬。眼看着邱桂一天比一天憔悴，心疼地
自言自语：“人是肉长得，一个姑娘怎么受得
了这样的折腾。”一天晚上，邱桂从外边回来
满身大汗，一头栽倒在孙树香怀里。可不到天
明，她又挎着篮子出去要饭了，一去几天没有
回来。

又是一天晚上，一个身穿一身灰色军装的
女战士英姿飒爽地走进魏大娘家，孙树香抬头
看，“呀！”正是几天不见的邱桂。孙树香拥
抱着她说：“这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难怪人
们叫你‘神枪姑娘’，原来你是文武双全的女
英豪！”

王院长看着面黄肌瘦的孙树香摇头说：
“不行。不能搭上一个饶上一个。”

争让间，纫华姐弟俩跑进病房，孙树香一
把拽过纫华：“快验她的血看看。”纫华是O
型血。王院长见十五六岁的纫华瘦得可怕，犹
豫不决。孙树香着急说：“救命耽搁不得，
快，我母女二人选其一，若是不够再抽另一人
的！”纫华立即伸出左胳膊，很快抽血给邱桂
输上，再量邱桂的血压仍然偏低，只得又从孙
树香身上抽了400CC（毫升）血。孙树香脸面焦
黄，邱桂的脸上泛起血色。接着医院转移到前
后宁寨。

邱桂康复，出院前她握着孙树香的手说：
“婶子，如果不是您和妹妹献血，我这条命就
没了。”孙树香说：“给你这舍生取义的人献
点血义不容辞，如有必要我们献上命也在所不
辞！”邱桂向孙树香深深鞠了一躬。

日本鬼子投降了！孙树香返回家园。1972
年去世，终年78岁。

■ 沂蒙颂

敌人对她使用多种酷刑，十个指甲扎得鲜血直流，小脚肿得像萝卜，浑身布满鞭抽棍打的道道血痕，多处伤口溃烂化脓脓。

她瞪着敌人怒吼：“你们扎吧，打吧，把我的指甲扎透了，我就是不会写！打死我也是不知道！”

树香投军

支前妇女照顾伤员

长大也去打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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